
萧山人说萧山事，作为萧技
人，我就来说说我们萧山技师学院
的那些事吧。

爷爷告诉我萧山技师学院原
为通惠乡范围，附近有一条通惠
河，清朝时期萧山最大的民族企业
——通惠公纱厂，就坐落在这里。
而今，旧貌换新颜，这里已经是我
们技师学院所在地了。

夏天，校园处处绿树成荫，蝉
声阵阵，让人切身体会到“蝉噪林
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硕果累
累的秋，学校也是生机勃勃，金黄
黄的果子，还有一簇粉，一树翠，一
地青，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各种色
彩融合，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
然后不自觉生发“自古逢秋悲寂
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感慨；冬天
总有秋收冬藏的肃穆，而我们的校
园却仍然色彩缤纷，绿的是四季常
青、黄的是银杏树叶、红的是五角
枫树，这些构成了校园冬天特有的
色彩；当然最美的季节还是春天，
郁金香、海棠、樱花等姹紫嫣红、争
奇斗艳……

当你站在校门口时，就能看到
正大门有两株参天大树，枝繁叶
茂、四季常青，在其树荫底下还有
几朵醒目的“红大花”，那是学校专
为喜爱阅读的学子撑起的大伞，在

大伞下面有铁艺圆桌和铁艺椅
子。一把把红伞，一张张圆桌，一
溜溜椅子，一群年轻的读者，成为
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了阅读，我们还有很丰富的
课外活动，如茶艺社、综艺社、朗读
阁等社团活动。我们根据个人喜
好和特长，选报社团，这些社团开
展的活动既陶冶了情操，又增长了
才干。当然，校园里最热闹也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操场，特别是在
下午第四节活动课，操场上人声鼎
沸，跳绳、打球、跑步，热闹非凡。

进入我们的校园，你还会发现
我们学院里除了每个年级校服颜
色不一样外，还有其他几种色彩的
服装——蓝的、灰色、红黄相间的
等等，那是来自不同工种的学生，
学院统一给他们发的实训服。学
校现有数控加工、数控机床装配维
修、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模具制
造、工程造价、烹饪工艺与营养、会
计和现代园艺技术等多个专业。
源源不断地为国家、为萧山各行各
业培育很多急需的高端集成型人
才。

我们的校园生活，如同口饮蜂
蜜，甘入心田，不负韶华，在多彩中
陶醉，在陶醉中成长，把阳光穿在
身上，让我们的青春也更加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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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梅花傲霜欺雪，“凌寒独自
开”，荠菜也绝不逊色，既可“拨雪挑
来叶转青”“偏向寒门满地生”，也能
在“城中桃李愁风雨”之际，“春在溪
头荠菜花”。先春而萌，返青最早，
是大自然恩赐的一种绿色野蔬。最
难得的是，荠菜生长时间完胜梅花，
禁得起冬天的寒霜冷雪，耐得住春
日的气温多变，从十一月一直到清
明前后，让喜爱荠菜的我们可以尽
情享受。

挖荠菜不仅需要好眼力，更需
要有灵敏的嗅觉。与荠菜外形相似
的野草多达九种以上，熟知荠菜如
我，有时候也会被相似的外形迷
惑。好在荠菜根部有股独特的药香
味，一旦我无法从外形确认，就把荠
菜连根挖起，使劲嗅一嗅根部，从气
味认证是我迄今为止认为最靠谱的
方式。

荠菜难寻难辩亦难挖。特别是
那些生长在野地里的荠菜，往往扎
根极深，若是不熟识它们的生长特
点，很容易挖浅，导致荠叶四下散
落，这便糟蹋了一株好不容易找到
的“野味”。遇到这些“不易招安”的
荠菜，最是性急不得，须温柔地梳理
一下黏附在泥地上的锯齿荠叶，小
心地将之与地表分离开来，用剪刀
或者小铲子贴紧根部，细细深挖。
挖出来的根须上沾满了小块泥大块
泥，用力一抖，泥土落地，整株荠菜
便可完好无损地收入篮内。这些野
地里的荠菜，叶表颜色多半不如隐
蔽在菜叶底下的荠菜那般色泽碧翠
可人，朝上的叶片或呈焦褐色，或现
深紫色，看上去无精打采、干枯苍
老，翻过来才能发现底部还是翠生
生的翡翠绿，鲜嫩嫩地散发着早春
的气息和问候。刚开始我还小瞧了

这些荠菜，嫌弃它们“老”了口感太
粗糙，后来发现它们的味道更地道，
更醇厚，更带劲。挖这类荠菜自然
更考验耐力和体力，等我挖完一片
荠菜时，常常双腿麻木不堪，眼前直
冒金星。但只要看一眼满篮子的荠
菜，所有的辛苦便都值得了。

我对荠菜的情感由来已久，真
正应了一句浪漫的诗“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有一年春节，也是日日
雨雪交加，冰冷刺骨。尚在襁褓之
中的儿子又特别黏我，哪怕熟睡了
一放到床上也会在几分钟之内醒过
来喊“妈妈”。可荠菜的气息诱惑着
我，招引着我，让我根本没有办法不
去光顾。眼看雨雪短时间停不了，
荠菜已然在田野间蓬蓬勃勃地生长
起来。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披上雨
衣，撑着大伞，一手抱着儿子，一手
提着篮子，缠着丈夫出门挖荠菜。

那次可能天气太冷，我们找了
好多个常去的地方，却只看到一些
没长大的迷你荠菜。丈夫提议过几
日再来，但与荠菜打了多年交道的
我深信荠菜一定已经成长于某个隐
秘的角落，我们一直走到一片靠近
麦田的树林里，我把睡着了的儿子
交给丈夫，熟练地拨拉开湿嗒嗒的
陈叶，陡然间兴奋得欢呼起来——
隐藏在落叶下的荠菜一览无遗，比
裸露在土地上的颜色更鲜嫩，叶片
更饱满，那绿色鲜润而浓郁，竟令得
周边的雨水都仿佛浸染了绿颜料。

丈夫又惊又喜：“这荠菜也太有
意思了。站着看，找不出一株荠菜；
蹲下去，简直就是一个荠菜老窝！”

是啊，卑微如荠菜，亦需要你虔
诚以待——你若高高直立，它便泯
然于地面拒而不见；你若屈尊蹲下，
它才现出真身入你眼中。

荠菜的尊严
■瞿春红

朝花夕拾

心种一缕闲梦，其他随了秋风
■金佳萍

凡人脸谱

多彩的校园
■方琦

湘湖新苗

东岳庙
■潘开宇

湘湖诗会

玫瑰，总带着唯美的气质。她又一次收
到玫瑰，是在七夕的前日，花瓣上还沾着清晨
的雨珠。这对她，倒真是个意外。手捧那么
大的一束红玫瑰，是可以将连日阴霾一扫而
空，而那种色，在目光的凝睇中，是深不见底
的艳，仿佛把一缸子的胭脂都倒进去，也会悄
无声息沉了底，又仿佛是暗藏着江涛的能量，
把她心中抑制不住的欢喜推着走。

和同事搜检完最后一片叶子，连包装的
金属片也翻遍了，这过程，有一点盼，有一点
怕，心瓣似要脱落，又被一种叫灵犀的东西暗
中托住。寻不到只言片语，有那么点失落，又
有那么点安慰，这无落款的送礼人，她心中已
经了然。一定是远在异国的他，择一特定的
日子予她馨香的馈赠。

她与他，相识的年份，是可以用生命的长
度做计量单位的，他识她时，差不多可以把现
在的年龄对折，她识他时，也还不足现在年纪
的三分之二。他与她弟弟比肩，中间还隔了
妹妹。

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是她业务单
位的技术骨干，她是港资企业一丝不苟的车
间主任，虽然也还年轻，倒有一点灭绝师太的
风骨了。她对所从事的职业充满敬畏之心
的，任劳任怨自然不在话下，又兼着一点书生
气，极看不惯为蝇头私利而出卖职业良知的
行为。因此便得了领导器重，也间接掌握着
外协单位的生杀大权。

生意场上混的人，哪个不是猴样的精，请
吃饭或邀唱歌成了常事，她都是婉拒的。但
对于花，她却来者不拒，不管出于何种用意，
看的是花的面子。她当然也送，看病人，贺乔
迁，参加友人的画展开幕，都得带上一束，不
过选的多半是洁白的百合，点缀以满天星或
情人草，那是纯粹的温馨祝福，不为光彩夺
目，求的只是在喧嚣中，安然于静谧的一隅，
都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那么赠人百合呢，

当是别一番情衷的。
十八枝红玫瑰搭着白百合，喜极，艳绝。

这样的浓郁，超出了目光的载重，她并不打算
拿回家。同事说她心虚，她不置可否，这些年
她的家早已种下了满室的绿萝，淡是淡了些，
也平常了些，但长势却是跃跃然的，倒也贴近
她那去繁从简的烟火人生。这样的一抹亮色，
她想的只是，清凉境中或许就会显得突兀了。

他原也只是客户中的一个，送货过来，乘中
午的间隙，偶尔一同吃饭，有时候他请她，有时
候她请他。他讲他的江湖，他的年少轻狂。她
包容地笑，也会好奇地问，他走南闯北的经历，
那些匪夷所思的见闻，是在她的世界之外的。

友情，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才能茁壮，
他是她的客户，他怕她，她不解，他说是怕自己
的疏忽让她为难，以后做事情反而添了十二分
的小心。后来他不再是她的客户，他依旧怕
她，他说她从不开玩笑，有事说事的样子让他
生畏。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聊天时她逼问的，
这回答倒也没掺半分假，她也只能哑然失笑，
其实直到现在，怎么玩笑她也没学会，墨守成
规惯了的，不过，那时已经有些知己的味道了。

知己，更是经过岁月大浪淘沙后的千锤
百炼。记得那一年，她女儿小时候，他说要请
孩子吃肯德基，她让孩子称他舅舅，夹杂着老
派和新派的，有种拉拢的味道。但不管怎样，
心是诚的心，情也是真的情。那可全都是平
时的交往中一点一滴积累的，他镜片后面的
目光闪过一丝狡黠，她好得意的，似乎这么称
呼，真可以换来个弟弟。她是从来不嫌亲人
多的，何况还是这么个懂事乖巧的。

后来她父亲忽然离世，他是听到噩耗立
马赶去的，他见她时，她瘦弱的身躯裹着素
服，在寒风中萧瑟，那么多的人在忙碌，她是
人群中的孤独。贫瘠的语言给不了任何的安
慰，他拍拍她的肩转身离去，禁不住泪流满
面。他哭什么?是为未曾谋面的伯父？是为

她痛失至亲？还是他也有着感同身受的悲
苦？可是，男儿不是有泪不轻弹的吗？

因为没了业务上的往来，竟有一年多没
见过面了，只偶尔会在QQ中互致问候，汇报
下彼此的近况，那是不是就生疏了，也要在芸
芸众生一般擦肩而过？

清明前夕，家里本是一团祥和的，约了第
二天去上夫家坟，公婆将她父亲的忌日当作
分水岭，聊些无关痛痒的闲篇。这是她这些
年的不堪重负。她的玻璃心瞬间被击得粉
碎，那时候，她心中生出的是钻心蚀骨的痛，
痛过之后是哀，哀所谓的家人，竟成了压弯骆
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痛能怎样？哀又能怎
样？除了哭，她还有什么？夜真长呀，哭着
醒，醒了哭，那样的雨夜，是凿穿了铁墙也不见
得有半点光的。清晨，她拨他的电话，是不假
思索的，有种分内事的味道，毫不掩饰的哭腔，
他在惊慌失措中赶到，伴她匍匐在冰冷的坟
头，任凄凉无助的呜咽在沉寂的山谷间回旋。

再后来，又过了多久没见，记不得了，寻
常的日子在安然中度过，联系少了，那种亲切
和熟悉是未减半分的。疫情的那段时间，他
成了她似近且遥远的牵挂。他跟她分析时局
的利弊得失，他保证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见
她，这样的保证最是贴近她的心脏。

其实，见不见倒不是她最在意的，人在，
情在，年华可以老去，白发由它滋生，祝福也
可以隔着天涯，只要，相惜相知的缘分历久弥
新，足矣！

过了明天，若有同事还因那艳丽的玫瑰
对她抽丝剥茧地拷问，她想好了，只笑不答。
至于钱哥那意味深长的一瞥，以甜蜜回敬，千
转百回的人间第四情，凌驾于友情之上，且比
爱情纯粹，与亲情相融，可遇而不可求的，当
然也不指望人人都懂得。

七夕前一夕，她带着云淡风轻的温婉，在
心里种下一缕闲梦，其他的，随了秋风吧。

春夜，总是那么让人充满了想像

快乐老家

■陈于晓

春日，乡间的暮色，是在某一种声响中缓
缓拉开的。比如，小生灵的啼鸣，或者就是新
透了绿窗纱的那一种。不过这种啼鸣，也可
能只是浸润了绿窗纱，因为这样的啼鸣，本身
也是绿的，一旦渗入绿中，便不见了。但有时
也会悄悄地漏出来，洒在昏黄的灯光里。

乡间人家的灯光，都有着昏黄的韵味，只
是这昏黄，其实就是一种温馨。春夜很薄，又
湿润，风一吹就破了，因此也常常会漏下一阵
雨来。如果只是落上一阵，这雨，通常是清亮
的。一点一点的雨，一点一点地亮着，照亮一
小片庄稼的面容。若是这雨点，开始柔软成
了雨丝，则就绵绵起来了。雨丝极细，比针线
还细，因此在给大地缝补花花草草的时候，泥
土就一点都不疼了。在夜的淡淡雾气的笼罩
下，我们看不清雨都在做些什么。或许，雨在
给春姑娘的裙子，绣好看的花朵吧？第二天
清晨，雨停的时候，大地肯定又会在浓墨中，
增添了重彩。

这雨，自然是喜雨，凡是春天的雨，都叫
喜雨，尤其是随风潜入夜的那一种。说是润
物细无声吧，也可能是你没有仔细听，我曾经
撑着一把小伞，踏着夜色去听过。雨是有声
的，哪怕再细小的雨，也是有声的。只是有时
这种声音是那么轻，至少比我的脚步声要轻
得多了。尽管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雨声，很
可能不是雨声，而是草木庄稼在吮吸雨水，或

者是草木庄稼在宁静中拔节。但总之，这也
是雨声，是雨水发出的声响。溪水汇聚着雨
水，在淙淙地流淌着，彻夜不息。但溪水是温
柔的，所以它浸润的也是万物或者人家最温
馨的梦境。

春夜可看雨，最好看的，是打在旧年瓦屋
顶上的雨，被远处昏黄的灯火映照着，一朵朵
的小雨花，绽放着一朵朵的暖。而檐下的雨，
则被灯光放大成了豆粒，却也只是轻轻地滴
答着，像是某种曼妙的声音，比如时间，在这
春夜，时间仿佛也是这么滴答着的。如果透
过人家的窗口，恰好看到雨丝和柳丝交织在
一起，则雨就可能是彩色的。我忽然喜欢上
这彩色的雨了，因为我觉得彩色，最符合春天
的审美。但黑白也挺好，黑白是宁静的色泽，
并且夹杂着一种古典的意境。在春夜，蕴含
在黑白意境里的悠远与绵长，最宜听，而且这
雨夜，本身也就是一种听觉。听得近一些，雨
声就在窗口，是要潮湿睡眠的那一种；听得远
一些，雨声在三五里地外的小河边，静静地，
又仿佛有个声音在问：这半夜的，鲤鱼上滩了
没有……

在空灵的雨声中，是否还有一盏渔火，在
一闪一闪地游动呢？我最希望着，还有一位
戴斗笠披蓑衣的渔翁，坐在夜的深处，守着夜
的空旷。也许春夜是空旷的，四五枝翠竹，三
两枝桃花，悄悄地挪了挪身子，尽可能地把空

旷填补一下。只是她在说，春夜怎么可能空
旷呢？这绵绵密密的雨，可是无孔不入的，这
密密匝匝的呼吸之声，可是无处不在的。是
的，如果这样说，春夜确实不可能是空旷的，
哪怕是在没有雨，月色或者星光很好的晚上。

在春夜，星光特别纯净，像世上最清澈的
眸子，从星光中，简直可以看见夜色里那些最
清澈的影子。天空总是很慷慨，很随意地把
星光的灿烂，处处撒播着。星光撒在原野上，
丢了影踪，撒在水面上，则成了灯火。当星光
落成灯火，水波就一漾一漾地，漾出了春夜的
柔软与辽阔。这个时候，踩着星光晚归的人，
如果是他，脚步声有可能是在她的窗口消失
的。而如果是她，脚步声也许就拐进了某一
条旧年的小巷，她可能要去采一束丁香了。
再如果落雨，小巷成了雨巷，明朝，听春雨的
人，或许还没醒来，杏花的叫卖声，就一声一
声从巷子深处传了过来。

而今夜无雨，有很好的月色，在铺开来，
也像乳白色的雨水在流淌。枕水而居，半夜
里，我推门而出，恍惚之间，有桨声在响动，哗
啦一下，一轮明月，从一支桨划开的涟漪里，
脱颖而出，片刻之后，隐约在了树梢上。但也
许，这些只是我的幻觉。春夜朦胧，无论落不
落雨，都溢满了水雾。地气是暖的，我的心头
是暖的，我的梦境也是暖的。春夜，总是那么
地让人充满了想象。

赴史书之约
在浙东唐诗之路上
临水而立
在烟柳画桥的商贾云集地
俯瞰官河之中
比流年更长的商船
俯瞰东西分两浙的衙前古镇
如何吴越通衢

赴水鸟之约
被晚笛惊起的水鸟
起落之间
已掠过老街石板路上的青苔
掠过古意的石桥
也掠过
萧绍平原上的一方水土

赴英雄之约
百年前东岳庙里
初绽在黑夜中的农运星火
从此在长风万里燎原
在时光深处
将岁月的峥嵘
盛开成平安的风华

东岳庙
在水云间
也在落日余晖下的人间烟火里
悠远

一觉睡到天亮。她说，昨晚做了一个梦。
我也做了一个梦。他说。
他问，你梦见了什么？
她向他描述了那个梦。他也向她描述了

自己的梦。两个人相视一笑，一个梦而已。
整个晚上，她辗转反侧，似睡非睡，似醒

非醒，没睡好。
早晨，她揉着惺忪睡眼，打着哈欠，说，昨

晚做了好多梦，乱七八糟。我记得最后一个
梦是这样的。说了那个梦。

其他的梦呢，她都不记得了。
半夜，她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吓醒了。他

问她，怎么啦？
她心有余悸地说，我、我刚刚做了一个

噩梦，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在做梦吧？
他安慰他，你看，我们不都好好的吗，你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没关系，继续睡吧。
早晨，她被他喊醒。
她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说，讨厌，我刚

做了一个美梦，就被你喊醒了。
那你再睡一会吧，看看能不能继续那个

梦。
她躺下，闭上眼睛，却睡不着了，更无法

续上那个美梦了。
早晨，两个人同时被闹钟唤醒。

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好有趣。
她说，我也做了一个梦，太不可思议了。
她好奇地问，你做的什么梦？
他说，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先起床，

洗漱，等会吃早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也
告诉我。

吃早饭。她问，你做了什么有趣的梦？
他顿住，半晌，说，我想不起来了。
那你做了什么梦？
我、我也忘了。
她说，我昨晚又做了一个梦，一个好长好

长的梦。我敢肯定，昨晚我一睡着，就在做这
个梦了。

他说，不可能的，我听说，一个晚上，我们
会做很多梦，只不过，我们能记得的，只是最
后一个梦，也就是醒来之前的那个梦。其他
的梦，被后面一个梦覆盖了，不会给我们留下
什么印象。

她问，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记得一晚上
做了好多梦？

他说，那是因为你睡得不踏实，一次次醒
来，于是，刚做的那个梦就被你记住了。

她惊讶地哦了一声，那我们一个晚上得
做多少个梦啊？我们这一辈子又得做多少个
梦啊？

他笑着说，我们的一生肯定做了无数的
梦，不过，不管我们做过多少梦，都只是一个
个梦罢了，并没有真实发生，而且，绝大多数
的梦，我们很快就忘了，我们一辈子能记住的
梦，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的梦，其实并不多。

她点点头，幸亏它们都是梦，只是梦。
忽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小时候，我做

过很多梦，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梦。这
些梦，都是我醒着的时候做的，是真正的白日
梦，但它们都是我曾经的梦想呢，可惜，跟那
些我晚上做的梦一样，我将它们都忘却了，丢
失了，抛在身后了。说到这里，她的眼里，流
露出淡淡的忧伤。

他也叹了口气，是啊，我们都有过很多遗
忘的梦和梦想，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怎样
过好余生。这是我们能记住的刚刚做的一个
梦，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梦。

……我恍然惊醒，从办公桌上直起腰，发觉
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两个人的对话。

梦里的他和她，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

夜航船

你记住的梦，都是刚刚做的
■孙道荣


